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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北京的七八月，国槐是人
们的最佳谈资。在京城之外，除
了河北，要见到国槐，还得碰巧。
因为你见到的槐树，却不一定是
国槐，很有可能是洋槐、黄花槐或
者龙爪槐。

槐树这个名字，最初是专为
国槐准备的，成语“指桑骂槐”，
说的就是国槐。后来各种槐出
现，北京人就不屑用槐树这个

“不专一”的名字了，于是郑重加
上“国”字头，代表“这才是我们
的正宗国产”。类似国树，不让
人抢走。甚至有人觉得叫“国
槐”还是有点无私，干脆叫“家
槐”，更像是咱家的。

这国槐一叫，再漂亮的槐花，
不管黄的白的紫的，就只好另给
它们取名了。有国字头的，当然
就得有洋字头，所以有了洋槐。

说国槐，我的脑子里只有京
城，到处可见至尊无敌的老槐。
雍和宫内、孔庙国子监内，真正
是老啊，老态龙钟的老，德高望
重的老。君不闻有“槐树精”之
说？和柏树一样，槐树以寿命
长著称。落花如细雨，一刻不
停 地 纷 纷 扬 扬 ，屋 顶 上 、道 路
上、车盖上、人身上……落红不
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就

让 这 些 小 米 粒
儿 盖 住 水 泥 路

面，不也很好吗？
说了国槐，再说说刺槐，刺

槐就是洋槐的真名。
刺槐（洋槐）来自遥远的北

美洲，19 世纪末才由法国人引
入中国，据说当时修建济南铁
路，引种洋槐是为将来更换枕木
而备。刺槐和国槐秉承同一个
豆科的基因，只不过国槐是槐
属，刺槐（洋槐）是刺槐属。

洋 人 的 东 西 ，到 底 什 么
样 ？ 拿 兰 花 举 例 。 中 国 的 兰
花，种在宜兴紫砂盆里，叶子瘦
长垂逸，淡墨深处陡然一浓笔，
蓦地斜逸出去，飘忽又见一小
尖瓣，散淡地开着。香也不是
闻出来的，是一缕一缕缭绕，连
花瓣也和叶子同色，赏花的是
寂 寞 之 人 ，这 一 定 是 国 兰 了 。
洋兰呢？一堆一堆的花朵，像
端出来一个大染缸。花朵浓妆
艳抹，花形妖艳而放浪，春节一
到，富人张灯结彩的家里，必定
有那么炫富的一大盆，待花期
一过，便弃之如敝屣。

上文只是举例。大多数洋
东西，往往奢华有余而韵味不
足。当然，此乃文化的差异。洋
槐不像洋兰那么脂粉味浓，虽然
它也盛大得有些惊人。与国槐
相比，洋槐树冠高大，叶子大且
鲜绿，花穗、花瓣都大得多，香气

浓郁，馥郁芬芳，此乃一方水土
养一方物啊。你看国槐，开的花
叫槐花米，可见有多细、多小，香
气也是幽幽然，简直谨小慎微。
但又铺天盖地飘撒，骨子里还是
相当的大气。

洋槐的花期比国槐早，四五
月份开完花，国槐接着开。洋槐
开白花，国槐开淡黄绿的花。洋
槐的花味道甜，是上好的蜜源；
国槐花涩，不能食。洋槐叶子先
端是圆的，国槐是尖的，洋槐叶
子底部还有一对 1~2 厘米的托
叶刺，所以叫刺槐，这是它与国
槐又一明显的区别。

说到底，真正精准的甄别要
看它们的果实。国槐的果实串
珠状，像是珠子装在一个用布缝
制的小小管子里。由于果实肉
质化，成熟等于自然风干，果荚
不会裂开，种子乖乖地呆在小小
的管子里，直到你去把它剥开。
剥开的种子如黄豆大小，晶莹剔
透，饱满坚硬，是中药里的黄凉
豆。洋槐的果实则是扁平的荚
果，一荚一荚的。成熟干透后自
动爆裂，种子掉在地里，树荫下
会长出好多小槐苗子。

远观也能分辨，主干直、树
冠规整的是国槐。每一棵老槐
身上都有岁月的风霜和看尽历
史风云的典故。夏朝，槐树之花

的黄色象征夏王室。周代朝廷
种三槐九棘，公卿大夫分坐其
下，后来以“槐棘”指三公或三公
之位。汉代以来皇宫衙门多种
槐树，被认为代表“禄”，所以槐
树有“宫槐”之称。

洋 槐 就 单 纯 多 了 ，粗 粝 简
单、生长随性，树皮粗糙、裂缝缠
身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国槐树
皮则只是浅裂，很是斯文，有一
种韬光养晦的文人气息。这好
比中国人的文化传统，连树也有
了士大夫的气节呢。

国槐与洋槐

国槐

洋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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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它们却是不
同的。

古 人 对 莲 花 感 情
之深厚，从莲花身上各部

位都有明确而好听的命名可
见一斑：莲藕、莲子、莲蓬、莲
瓣、莲蕊、莲叶。《尔雅》里称

“荷、芙蕖。别名芙蓉，亦作
夫 容 。 …… 其 华 菡 萏 ，其 实
莲，其根藕。”《说文》的注疏
有出入，说“芙蓉花未发为菡
萏，已发为夫容。”不管怎么
说，以花期为界二度命名，再
次证明莲花在古代受重视的
程度。

莲 花 是 佛 教 四 大 吉 花

（优昙华、曼陀罗花、莲花、山
玉兰）之一，意指出凡俗之泥
污，去烦恼而获取清净无染；
花 型 如 宝 座 ，佛 陀 坐 在 莲 花
上，显得庄严、自在、安详，其
他花难以有莲花这般恰当的
譬喻。

而 睡 莲 在 古 希 腊 、古 罗
马，与中国的荷花一样被钟爱
和供奉，它还是泰国、孟加拉
国、印度等国家的国花。古埃
及把睡莲视之为太阳的象征，
认为是神圣之花。历代的王
朝加冕仪式、民间的雕刻艺术
与壁画，均以之作为供品或装
饰品。法国莫奈画了那么多
睡莲，他的作品让西方人对睡
莲产生了美好印象。

莲 花 和 睡 莲 ，一 醒 一
睡 。 莲 花 讲 排 场 ，枝 繁 叶
茂 、奢 华 盛 大 ，一 辈 子 亭 亭
玉 立 。 睡 莲 最 懂 享 受 ，整 天
假 寐 于 一 窝 圆 润 的 莲 叶 上 ，
那些服服帖帖的莲叶丫鬟们
把 它 烘 托 得 流 光 溢 彩 、妩 媚
风骚。莲花还把叶片高举出
水 ，翠 色 的 圆 盾 上 是 辐 射 状
叶 脉 ，全 缘 没 有 缺 口 ，表 面
有绒毛和一层蜡质白粉。这
是 荷 叶 的 自 我 保 护 装 置 ，当
雨 水 落 在 叶 面 上 时 ，如 大 珠

小 珠 落 玉 盘 ，随 风 滚 动 而不
致透湿叶片。

睡莲油光滑亮的叶子漂
浮在水面，叶片椭圆形，有 V
字大缺口。那句“水面清圆，
一一风荷举”显然是把二者混
淆了。

莲 花 的 花 朵 大 ，单 生 于
花梗顶端，嵌生在花托穴内，
花瓣基部宽广，有白、红、粉
红 各 色 ，集 中 在 清 晨 开 花 。
睡 莲 比 莲 花 来 得 小 ，花 瓣 长
狭 ，白 、黄 、紫 、粉 红 、红 、紫
红 、蓝 ，有 彩 纹 的 ，有 镶 边
的 。 白 花 如 冰 雪 ，蓝 花 似 梦
幻，红花像火焰，而罕见的黄
花睡莲则金子般闪烁。早上
八 九 点 开 花 ，夜 晚 闭 合 。 色
彩纷呈，风月无边。

莲 花 从 头 到 脚 背 负 重
任 ，必 须 做 到 倾 尽 所 有 ，把
花 、茎 、莲 子 、莲 蓬 、莲 藕 都
贡 献 出 来 给 人 们 食 用 和 药
用 ，花 期 只 限 夏 天 。 睡 莲 则
单 纯 许 多 ，生 来 只 为 被 赏 被
看 ，花 期 很 长 ，从 夏 初 开 到
秋末。

莲花是被子植物中起源
最 早 的 植 物 之 一 ，种 子 存 活
时 间 极 长 ，千 年 以 上 的 莲 子
还可以发芽开花，被称为“活

化石”，自古以来是宫廷苑囿
和 私 家 庭 院 的 珍 贵 水 生 花
卉 。 汉 以 前 均 是 单 瓣 型 ，到
了 魏 晋 出 现 复 瓣 荷 花 ，南 北
朝时期有千瓣（并蒂）荷花。
隋唐以后，有关荷花的诗词、
绘画、雕塑、工艺等荷文化内
容更加丰富。明清的木版年
画 采 用“ 连（莲）贵 子 ”、“ 连

（莲）年有余（鱼）”等荷花吉
祥 图 案 ，来 传 达 人 们 的 愿
望。由于“莲”与“怜”音同，
古 诗 中 有 不 少 写 莲 的 诗 句 ，
借以表达爱怜之情。

到了花败荷残的冬天，莲
花结束在今生今世的奢靡，开
始截然不同于繁华时代的荒
寒萧疏之景。不苟世俗的枯
枝，放任恣纵的残叶，泼墨的、
简笔的，在天寒地冻冰雪凝结
的荷塘里，有孤寂之美。

一种花在不同的文化背
景里，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。
东方人更喜欢荷花，西方人更
喜欢睡莲。

莲 花 肩 负 人 格 重 任 ，自
北宋周 敦 颐 写 了“ 出 污 泥 而
不 染 ，濯 清 涟 而 不 妖 ”的 名
句 后 ，荷 花 成 为“ 君 子 之
花 ”，中 国 文 化 要 求 它 一 生
不得有瑕疵。

莲花莲花

睡莲

莲花与睡莲

唯有家乡不厌看
明清山水作品开展

本报记者张春燕报道 由南
京博物院、北京画院共同主办的

“唯有家乡不厌看——明清文人
实 景 山 水 作 品 展 ”在 北 京 画 院
美术馆开幕。

展 览 以 实 景 山 水 题 材 为 切
入 点 ，汇 集 了 文 徵 明 、石 涛 、龚
贤等 30 余位明清画家的书画佳
作 。 展 览 包 括“ 遗 民 泪 尽 胡 尘
里”、“江湖万里水云阔”、“同看
家 山 万 叠 屏 ”、“ 信 有 山 林 在 市
城 ”4 个 板 块 ，向 观 众 呈 现 了 江
浙 文 人 的 行 旅 风 尚 、古 都 金 陵
的 遗 民 喟 叹 、私 家 园 林 的 筑 造
热 潮 与 隔 空 遥 想 的 山 水 寄 情 。
一 件 件 作 品 ，就 像 一 张 张 饱 含
深 情 的 山 水 明 信 片 ，言 说 出 画
家 对 家 乡 故 土 的 热 爱 ，对 万 里
壮游的期冀。

实 景 山 水 是 中 国 传 统 山 水
画 的 一 个 门 类 ，多 以 写 实 手 法
描写自然山川、名胜古迹、园林
宅邸等景致。相对于画家在游
历 之 后 ，依 靠 目 视 心 记 所 绘 而
成 的 胸 中 丘 壑 ，实 景 山 水 画 更
为 真 实 和 可 辨 。 它 兴 起 于 魏
晋 ，成 熟 于 隋 唐 ，至 宋 元 鼎 盛 ，
到明清内容愈加丰富。宋代张
择 端 的《清 明 上 河 图》、元 时 黄
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等均是实
景山水的佳作。

展 览 希 望 观 众 可 以 从 不 同
时 代 、不 同 风 格 的 实 景 山 水 中
感 悟 古 人 对 自 然 山 水 的 深 情 ，
理解古人观察山水和认识世界
的 方 法 ，从 而 达 到 人 与 自 然 和
谐相处境地。

大同将办
国际影像文化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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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记者邓佳报道 为贯彻
落实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构想，推动
沿途文化与经济共同发展，中国
公共关系协会与山西省大同市人
民政府携手，将于今年 9 月在大
同古城举办“影像的力量”中国

（大同）国际摄影文化展。
本次国际摄影文化展以“影

像世界大美大同”为主旨，聚集国
内外著名摄影师与广大影像爱好
者，发现山水之美、分享生活之美、
传播影像力量。本次影展将通过
传达正能量的高品质作品和丰富
多彩的活动，充分体现影像与传
统、科技与自然、生态与人文、专业
与多元于一体的鲜明特色。

新闻速递

草木无言，静静生长，人在

其畔，依赖其恒久沉默的启示，

深入草木内部与它相濡以沫，

直至长住其间而浑然未知，这

是子梵梅的心愿。

因相信植物之身皆附有灵

异，每一次进山，或去一次田野

森林，她都是一身草叶之汁湿

淋淋回来，那种与花草交融的

神秘与惬意，无人能解。越过

硕大的花茎和扑鼻的花香，埋

首于草根地气，深得植物的呼

吸，子梵梅已秘而不宣多年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。这

是后人对于草木和人进行的比

较。在人的生命中，一辈子的

过程可以透过植物的一岁一枯

荣 表 达 出 来 。 比 如 树 木 的 年

轮，是岁月沧桑的呈现。在年

轮的流转中，花草树木历经寒

暑易节，也都有过灿烂时光。

一草一木总关情。从远古

洪荒开始，直到今时今日，还有

多少植物留存？有多少植物消

失？那些留存下来的植物，有

多少人知晓它们的名字？那些

消失掉的植物，就这样永远湮

没在历史的云烟之中了吗？

那 一 株 株 看 似 熟 悉 的 花

草树木，见证岁月流变的影响，

也应该被人所记、所讲。

我 们 特 约《草 木 诗 经》的

作者子梵梅撰文，既为给植物

立传，也为普及知识、解读植

物中包蕴的中国传统文化。

▇ 编者按

本报记者张春燕报道 中国古
村落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近日在
福建闭幕。专家学者就当前传统古
村落保护的经验与困惑、理论与实
践进行了交流，再次强调古村落保
护之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。

本次论 坛 由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
协会、福建省文联、三明市人民政
府 共 同 主 办 ，也 是 自 2013 年 以 来
福建第三次举办古村落文化遗产
保护高峰论坛。与会专家表示，要
记住乡愁，首先要将家园尽可能地
保 护 好 。 那 些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、古
镇、古村、古民居、古桥、古树的保
护，不仅是为了发展旅游，为了经
济利益，更是为了留存祖先留下的
精神财富和生活哲学。

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
高峰论坛闭幕

对于来自黄土高原的我
来说，虽 然 延 安 和 井 冈山 都
是中国革 命 的 摇 篮 ，但 一 进
入 井 冈 山 的 地 界 ，那 扑 天
盖 地 而 来 的 绿 ，仍 让 我 感
受 到 巨 大 的 差 异 和 心 灵 的
震 撼 。

汽 车 沿 着 山 路 蜿 蜒 前
行 ，虽 然 车 窗 外 的 画 面 如 幻
灯 片 似 地 不 断 更 新 ，但 映 入
眼帘的却是满眼的绿。绿色
的山岭、绿色的树木、绿色的
沟道、绿色的流水，连一丝空
隙都没有。那绿是绵延不断
的，有层次、有浓淡。笔直修
长 的 是 红 豆 杉 ，层 层 叠 叠 的
是翠竹，一丛一簇的是绿草，
细语无声的则是溪水。“井冈
山 ，两 件 宝 ；历 史 红 ，山 林
好。”这是对井冈山的高度概
括和真实写照。

当我们步入井冈山老城
区 ，街 道 两 旁 是 两 列 碗 口 粗
的 高 大 水 杉 ，那 端 庄 笔 直 的
身 材 和 直 耸 云 霄 的 气 势 ，震

人 心 魄 。 整 个 城 区 完 全 被
包 裹 在 一 片 绿 海 中 ，就 连 城
中 心 的 湖 水 似 乎 也 被 染 成
了绿色。

车转 了 几 个 弯 ，就 来 到
位 于 北 岩 峰 上 的 井 冈 山 烈
士 陵 园 。 陵 园 依 山 而 建 ，两
组 109 级 台 阶 让 人 登 得 异
常 沉 重 。 4 万 多 位 烈 士 牺
牲 在 井 冈 山 ，只 有 1.5 万 人
留 下 了 姓 名 ，他 们 的 名 字 被
密密麻麻地嵌刻在纪念堂吊
唁厅的四面墙壁上。相对于
他 们 ，更 多 的 先 烈 则 是 无 名
的 ，他 们 用 自 己 的 热 血 浸 透
了 红 土 地 ，染 红 了 杜 鹃 花 ，
铺 垫 了 中 国 通 往 光 明 的 道
路。

随 后 ，我 们 又 去 了 五 龙
潭 瀑 布 ，参 观 了 大 井 毛 主 席
旧居，游览了黄洋界哨口，欣
赏 了 十 里 杜 鹃 长 廊 ，一 路 上
近 距 离 地 感 受 到 井 冈 山 的
绿 。 一 座 座 绿 色 的 山 峦 ，一
片片绿色的竹林，迎面扑来，

使我这个习惯于漫天黄土的
人 有 些 目 不 暇 接 ，有 些 沉 沉
欲 醉 ，我 敞 开 心 怀 尽 情 地 享
受着这大自然的馈赠。

在 井 冈 山 ，见 到 最 多 的
还是各种各样的树。无论是
生 长 了 近 400 年 的 蓝 果 树 、
300 多年的甜槠，还是 200 多
年的乳源木莲、100 多年的杜
鹃 树 ，亦 或 是 各 种 杉 树 、松
树、柏树等，不管其生长环境
多么恶劣，地势多么险要，它
们 都 无 一 例 外 地 昂 扬 向 上 ，
挺得笔直，长得端正，即使倒
在 了 半 山 中 ，仍 横 着 往 前 生
长 。 这 种 百 折 不 挠 、宁 折 不
弯的精神就如井冈山的革命
先烈一样，头可断血可流，革
命意志不改移。

井冈山的山是难以攀缘
的，即使在今天，借助空中缆
道和人工修筑的台阶、栈道，
依 然 让 人 大 汗 淋 淋 、气 喘 吁
吁、一歇再歇。可是，昔日食
不 果 腹 的 情 况 下 ，红 军 战 士

却 在 这 里 健 步 如 飞 ，让 革 命
之火成燎原之势。虽然这条
革命道路满 是 艰 辛 与 坎 坷 ，
但 他 们 却 像 这 井 冈 山 的 树
一 样 ，义 无 反 顾 地 勇 往 直
前 。 畅 游 在 井 冈 山 的 绿 海
丛 中 ，我 屏 声 敛 气 地 静 心 和
参 悟 ，倾 听 和 仰 慕 ，油 然 滋
生 俯 视 自 然 、静 听 内 心 的 豪
迈和细腻。

井 冈 山 是 一 座 红 色 的
山 ，又 是 一 座 绿 色 的 山 ，红
的 是 悲 壮 的 历 史 ，绿 的 是 永
恒 的 精 神 。 在 这 里 ，我 仿 佛
听见雨后竹笋拱土而出的破
土 之 声 ，于 细 微 中 拨 动 生 命
的 萌 动 ；又 似 听 见 树 木 拔 高
的 自 然 律 动 ，在 笔 直 坚 挺 中
竖 起 生 命 的 脊 梁 ；听 见 了 宁
折 不 弯 的 生 命 尊 严 ，清 白 爽
朗 的 个 性 品 格 ，以 及 简 单 快
乐 的 人 生 态 度 ，这 就 是 井 冈
山独具的骨感魅力和刚性气
质 ，这 就 是 井 冈 山 生 生 不 息
的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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